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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电视机出现以前，中国人就有逢年
过节单位开联欢会的传统。1960年，当时
的北京电视台（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前身）
在演播室排练和播出了第一次电视春节联欢
晚会，这算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晚会的
最早雏形。因为当时电视机还不够普及，人
们对此印象并不深刻。直到1979年中央电
视台（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了《迎新
春文艺晚会》，节目采用茶话会形式，以交
谊舞作为开场部分，受到了观众欢迎。自
1983年起，《迎新春文艺晚会》更名为《中
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并尝试突破，
汇集了当时全国文艺界的名人，表演了小
品、相声、歌舞和武术杂技等节目，在观众
中激起巨大反响。自此开始，央视春晚成为
中国电视文艺晚会最具代表性的存在。40
年来，家家户户在电视机前共同守岁，喜迎
美好农历新年，成就了一幅万众参与、家国
一心的动人画卷。

于电视工作者而言，对于这顿陪伴了观
众度过了40个除夕夜的“年夜饭”，如何年
年有新意、岁岁有不同，成为了节目创作者
一直思考的命题。如果把春晚比喻成一道
菜，能用的食材就那些，唱歌跳舞、曲艺杂
魔、相声小品，如何才能兼顾不同喜好人群
的口味呢？

一是“DNA 的打破重组”。食材有限，
创意无限。通过调整食材添加的先后次序、
调料口味，同样能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体
验，这在近年春晚的舞蹈类节目创作中尤为
突出。2019年春晚，舞蹈《敦煌飞天》让
全球华人欣赏到传统艺术与西方芭蕾相融合
的另类的文化大餐。2020年，舞蹈《晨光
曲》再次出圈，在《渔光曲》的优美曲调
中，一个个身着旗袍的女子缓缓走出，踩着
小板凳，挥着竹蒲扇，在弄堂里起舞，将东
方女性的婀娜、含蓄、温婉演绎得淋漓尽
致。2021年，《朱鹮》用舞蹈演绎一群神情
各异、姿态蹁跹的吉祥鸟，带来了春的气息
与诗意。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春晚中，舞
蹈《只此青绿》演活了《千里江山图》，通
过静待、望月、垂思、独步等一系列颇具禅
意和丰富想象力的情景动作，让舞蹈“静下
来”，用身体语言展现出《千里江山图》上
的万壑争雄。舞蹈类节目如此，大春晚的创
作亦是如此。通过一次又一次突破艺术创作
的“DNA结构”，春晚也在不断的自我革新
中完成了涅槃。

二是“计白当黑”的整体思维。在书
法、美术艺术中有个概念，叫“计白当
黑”，说的是将字里行间的空白处，当作实
画有笔墨的地方一样布置安排，虽无着墨，

但也是整体布局谋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2022年春晚中，“欢乐”是浓墨重彩，而在
整体谋篇布局中，还尽显文化底色。创意音舞
诗画《忆江南》给春晚添上历史的底色，节目
用诗词舞蹈唤醒了《富春山居图》，一幅水墨
长卷徐徐展开，在文人、渔夫、樵夫的歌吟唱
答中，展现浑然天成的高山流水，和山水间
孕育出的璀璨如群星的人类文明。景观太极
《行云流水》给春晚添上和合的底色。节目在
城市高空上演，展现“止戈为武”为贵，一
招一式中道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城市建
设与自然环境、建筑艺术与武学艺术的和谐
统一。原生态情景表演《土地的歌》给春晚
添上山河的底色，节目汇聚鄂西 《石工号
子》、陕北 《艄公谣》、大兴安岭 《敖鲁古
雅》、闽东宁德《采茶歌》、滇西洱海《心肝
票》 五地民丰民乐，一席人与自然的对话，
表达了中国人对山水田林湖草沙生态文明最
质朴的情感。

三是用“匠心”突破技术创新。在2021
年春晚中，观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刘德
华、周杰伦到底有没有来春晚”，在 《牛起
来》《莫吉托》等节目中，依托AR、云技术，
他们虽不在演播室，但依旧和春晚现场的其他
演员完成了“不同台也能同框”的精彩演出。
在2022年春晚中，总台“百城千屏”项目以

“8K超高清频道+地标大屏”的融合方式，在
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湖北、江苏、安
徽、四川、山东、福建、江西等十多个省市的
数百块超高清大屏同步播出，为百姓带来一场
视觉盛宴。总台的8K超高清频道也是全球首
次实现 8K 电视传播和 5G 传输播出，奠定了
总台在超高清视频制作的引领地位，也标志
着我国已走在世界超高清电视发展的前列。
此外，“竖屏看春晚”也是 2022 年春晚热议
的话题，春晚摄制团队为直播制作系统设立
了专用的竖屏拍摄机位，系统以轻量化、全
IP部署实现高清、4K新媒体信号现场混合制
作播出，以及横屏、竖屏的统一切换，实现
2022春晚“跨屏”直播新样态。在四个多小
时的春晚直播中，共有超过 1.2 亿观众涌进
视频号直播间观看节目，总点赞数超过 3.5
亿次，总评论数超过 919 万次，打破屏幕界
限，让春晚更好地连接广大用户。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
节是全国人民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节日，
面对春晚这道特殊的“年夜饭”，广大文艺工
作者一直在弃旧开新、推陈出新，在“张灯
结彩、喜迎新春”的除夕夜，再增添一份

“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节庆氛围。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一级导演）

春 晚 与 春 节
——用创新思维做好春晚年夜大餐

吕逸涛

“千门 万 户 曈 曈
日 ， 总 把 新 桃 换 旧
符。”过年贴春联的
习俗，在我国已经延
续了千余年。春节一
到，家家户户贴上崭
新的春联，新年的气
氛 就 浓 了 。 红 彤 彤
的 春 联 热 烈 喜 庆 ，
是 对 新 年 的 祈 福 ，
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和向往。

我小时候，每年
的 春 联 都 是 父 亲 来
写。他早早准备了红
纸、笔、墨，年三十
一早就开始裁纸、研
墨，然后聚精会神写
起 来 。 待 写 好 晾 干
后，我们跟着父亲给
各个门上贴春联。先
把一副宽幅的五言对
子贴上堂屋的两扇大
门，再把一副七言或
更长内容的长条对子
贴上两边门框，把那
副独立的单幅春联贴
在厨房的单扇门。盛
粮食的大缸上也要贴

一个红纸条，写上“五谷丰登”或“丰衣足食”，院
子里的树上贴的是“出门见喜”“满园春光”。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父亲把两张卷起的红纸递到
我手里，“从今年春节开始，春联就由你来写了。”

接过写春联的任务，我一方面担心写不好，也为
终于可以一试身手而兴奋。父亲读书不多，用他自己
的说法也就相当于初小文化程度，但毛笔字还是不错
的。我的毛笔字与父亲相差甚远。自从接下写春联的
任务，虽注意练习，却总也不见长进。当初写春联，
也就是把字涂写出来而已，没有任何章法，更谈不上
美感。不管好坏，几年下来过年写春联也就成了一种
惯例，不光写自己家的，不少邻居也把红纸送来让我
写，队长还让我把他家和生产队的仓库、牛房的春联
也一并写了。

渐渐地，我有了一些志得意满的感觉，而且乐此
不疲。先是指挥几个小伙伴裁纸、研墨，然后琢磨春
联的内容。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写进春联的内容空
泛单调，再加上自己的幼稚和知识贫乏，只能从报纸
上去找。好在可以从毛泽东诗词中选，记得“春风杨
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
山着意化为桥”是我最喜欢写的。有时自己也挖空心
思编一些，尽管粗糙苍白，也多少有点得意。

写好的春联在院子里依次摆开晾干，我来回看着
有些孤芳自赏，特别是看到很多人家换上我写的新春
联，心里美滋滋的。现在看来，当时的表现真是可
笑。至今看到许多同事、朋友，包括我爱人在练书
法，让我钦佩的同时更感到自卑，我认定自己根本不
具备写毛笔字的天赋和条件。

春联写好后，我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挨家挨户帮
着张贴。那一年，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生产队的牛
房，打算贴上我写的那幅“千军万马齐上阵，战天斗
地夺丰收”。大家突然愣住了，牛房的门上已贴好一
副新春联，上联是“松竹梅岁寒三友”，下联是“桃
李杏春风一家”。地地道道的柳公权体，字体俊秀，
笔画有力，结构匀称，如刀刻斧凿一般。端看良久，
再看看自己的“大作”，实在无地自容，我转身逃离。

那副对联无疑是他写的。两个月前，他被送到村
里，就住在牛房的西间。人们不知他叫什么名字，来
自何方，只听说是接受改造。看他戴着一副厚厚的眼
镜，背后都叫他“戴眼镜的”。他个子不高，劳动时
总是一个人默默的，很少与人说话，偶尔碰面也以点
头代替打招呼。有人看到他常常沿着河堤来回踱步，
下雪天也不例外。晚上和不出工的时候，他就一个人
躲在牛房里，谁也不知他在干些什么。

自从看到那副对联，牛房成了我常去的地方，只
是选择在他下地干活的时候。我远远站在牛房门口，
为的是看看那副对联。那字写得太漂亮了，一笔一画
都让我倾倒。有时边看边在地上用手指模划起来。对
联的内容更是令人回味无穷。写了六种树木，上联写
树写冬，下联写花写春。上联写松、竹、梅的共同品
格，傲霜斗雪，成了寒冬里并肩而立的朋友；下联写
冬去春来，三种花迎风报春的风采。对联采用拟人化
手法，托物寄情，生动传神，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令人赏心悦目，把冬去春来的自然风貌和人们盼望新
生活好日子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我写的那些陈词滥
调与其相比何止天壤之别。

一次，我正在全神贯注欣赏这副对联，被一声突
如其来的招呼唤醒。“小朋友，你好啊”，原来是他。
我怔怔地不知说什么好，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含着
笑，给人亲切随和的感觉。他引我进入牛房，看到他
的床头堆着一摞书。他说“你喜欢诗？”我摇摇头，
指着那副春联“喜欢对联”。他笑了，“诗和对联是相
通的。”接着他慢条斯理地与我聊起来，俨然一位老
朋友，我渐渐不那么紧张了。他说要写好诗和文章，
首先要多读，吸取前人的精华，还要多思考，多练
习。对联和诗一样，要反映生活的真善美，表达真情
实感。谈到毛笔书写，他说前提是临帖，还要持之以
恒，写好字不是一日之功。当时，对他的这些话，我
似懂非懂，却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临走时，他抽出一
本《唐诗三百首》送给我，并嘱咐抽空多读读、多练
练，日子长了，就会有收获。

今年春节快要到的时候，妻子想自己动手写春
联，并让我帮她拟一副春联的内容。50多年前写春联
的一幕幕，一下子来到我眼前。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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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春节，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
步款款走来。过了几十个春节的我，对春
节的最大感受，就是一个“家”字。春
节，就是“扫房（家）”“想家”“回家”

“爱家”“阖家团圆”。
“扫房”，这是北方的叫法，我苏中老

家叫“扫尘”。扫尘，就是家庭年终大扫
除。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清理家
前屋后断壁残垣、垃圾杂物，用竹竿绑着
扫把或鸡毛掸清扫墙壁灰尘、屋角蛛网，
清洗家用器具，拆洗被褥等等。我在老家
时，扫尘先是哥哥姐姐们干，后来就成了
我的活。但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洗被褥：
她把被褥放入椭圆形木盆，加水浸泡，再
从灶膛掏出一篮子草灰，置于被褥之上，
用热水淋在草灰上，让草灰水浸泡片刻，
然后光脚在被褥上踩揉，再以搓衣板逐块
搓洗，最后到河水里把被褥过干净。在妈
妈持家的岁月里，她没有见过洗衣机。扫
尘是一种标志，意味着人们结束了一年的
田头农活，集中打扫家庭环境，干干净净
迎接新年到来。据说扫尘还有扫除“穷
运”“晦气”的喻义，那时我全然不知。

春节最大的民俗意义，是激起人们对
“家”的流连和向往。家，就像一块巨大
的情感磁铁，源源不断放射出超强吸引
力，把人们的心紧紧扣在“家”上。临近
春节，在家务农的，不再离家外出，即使
有事要办，也要等过完年再说。在外工作
的，此时格外想家，早早盘算如何回家，
准备回家礼物。而在家的父母此时最盼
的，就是儿女回家。平时儿女是否回家，
父母一般不太介意，要是春节不回家，父
母往往十分失落，很不满意。因此，无论
在中心城市，还是在天涯海角，能回家的
都要回家。于是，交通的“春运”应运而
生，火车、汽车、飞机加班加点，为的是
让游子们在除夕能够回到家里。尽管这
样，春节之前，无论什么交通工具，都是
一票难求。买不着坐票的，站着也要回
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时，从北京回
家，火车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拨开人群去
卫生间也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由于都回家了，这些年城乡之间出现
了一个新的反差：每逢春节，一些大城市
变得冷冷清清，酒店服务业进入淡季，小
县城反倒热热闹闹，酒店一房难求，饭店
如不提前几天预定就没有座席。这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看不到的景象，因为
那时，农村外出人口极少，我家那个村，
在外工作的只有几个人，即使他们全家回
村，也是晚上在家打地铺睡觉或去邻居家
借宿，哪有条件去住旅馆？现在几乎家家
户户都有在外打工的，回家之前不少人就
在网上预订酒店饭店，回到老家，白天陪
父母、看庄邻，晚上小车送到县城住宿，
方便快捷。这个新反差使得一些大城市的
本地人，不再满足于冷清，也离开大城市
到外地过年去了，更加剧了小县城的一房
难求。这种新反差，恰恰是新时代的“长
假标志”，看得我神清气爽。

为什么回家成为春节的普遍选择呢？
答曰：为了团圆。一家人平时分散在东南
西北，难以相见，春节就是全家团圆的

“法定”日子。一家两代、三代、四代甚至
还有五代的，团聚在一起，长辈享受天伦之
乐，晚辈竭尽孝顺之心，互致新年祝福。特
别是除夕那顿团圆饭，是全家大团圆的追求
和标志。从除夕到大年初五，没有哪顿饭的
意义超过团圆饭的。回家的要赶这顿团圆
饭，离家的要吃了这顿团圆饭。全家一起忙
做团圆饭，更是一些家庭的团圆之乐。我曾
以一首七律这样描述阖家团圆的喜庆景象：

“春光绚丽过新年，洒扫门庭挂对联。父母
端笼蒸五谷，孙儿掌勺烩三鲜。围炉暂忘分
离苦，把酒珍尝聚合缘。更把红包祈百岁，
阖家齐贺大团圆。”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防疫工作稍有不
慎，回家潮便成为疫情传播之旅。因此，
去年政府倡导“就地过年”。虽然亲人之
间不能在家庭空间面对面地团圆，却能在

网络空间实现面对面的团圆。手机视屏、
腾讯会议等等现代科技，使得“见面”轻
而易举，即使相隔千山万水，甚至远在异
国他乡，也能隔空共享吃团圆饭的欢乐。
现代交通基础上的现代物流，可以把承载
孝心和关怀的礼物快速送达，快递小哥成
为千家万户亲情的“传递大使”。去年，我
又用一首七律描绘了这种就地过年的新方
式：“过年如此史空前，辛丑春光别样妍。
礼越千山行孝道，屏穿万水见亲贤。居家
随兴游川岳，邀客凌空划酒拳。敢问瘟神
何以想，一声号令力回天。”这是一个史无
前例的别样春节，照样欢乐祥和。新时代
的发展成就对“团圆”作出了新的阐释。
当然，阖家团圆的实质是一个“爱”字，
即爱家庭或被家爱，绝大多数是既爱家又
被家爱。不爱家，就会有家不想回；家不
爱，则成了有家不能回——这两者都是所
有家庭和家庭成员要努力避免或化解的。

2021年2月11日是辛丑年除夕。中
午孩子们陪我们吃团圆饭，晚上我和妻子
把单身一人在京“就地过年”的几位学生
和好友邀来我家一起吃年夜饭。夫人备
菜，我掌厨，学生和好友摆放碗筷杯盘，
热热闹闹地度过了大年夜，他们都说“有
了家的感觉”。他们这么一说，一下子勾
起了我对“家”的感受。

父母健在时，无论我在哪里工作，春
节回老家是自然的行程。所谓家，人们说
得好：妈就是家。随着父母先后离去，回
家过年的想法便淡然而去。过去总想过年
团聚的兄弟姐妹们都成了爷爷奶奶级的
人，很难再有团聚的冲动，也没有了随心
而为的自由，因为他们都成了各自门户的
祖，考虑怎么过年的中心不再是兄弟姐
妹。这让我突然发现：过去春节总是我回
家，如今春节我倒成为家了！从“我回
家”到“我是家”，是人生之旅的重大变
化，也是必然走向。当晚我以绝句写出如
下感慨：“八十高堂望眼花，归心哪管在天
涯。年年奔走还乡路，行到头来我是家。”

“我回家”也好，“我是家”也罢，不
变的是“家”。家，是春节环绕的轴心；
家，是每个人春节不解的心结！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
华诗词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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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为诸兽之雄，古之中国至为崇拜，称曰山君。帝王将相借之以壮声威，平民百姓
则援以镇魔驱邪。唯偏鄙之地，虎狼当道，百兽莫与争，山民困其扰，遂群起而伐之，
于今虎迹将绝矣。余每于动物园中观虎，铁笼之中，娱人耳目，难免英雄气短，为之唏
嘘不已。想此君隐伏山林，独啸天地间，必如张善孖所言，吟风弄月，不闻名利，以威
猛之躯，尽仁爱之心，有天伦之乐如我等，则万物有灵，情感一也。人之于虎，敬畏之
余，能不略生怜惜之心乎？

辛巳清明制于祭酒岭西 希源 木教题

麝香沾野草 虎迹滑春泥

好友唐子农十年磨剑，完成了《二十四诗
品》篆刻，让人惊喜。

唐人司空图的 《二十四诗品》 是一部奇
书。这是一部论述诗歌风格的诗论美学经典，
也是24首以诗论诗的组诗。无论是作品的体
例，还是这些文字所展现的思想和意境，都是
前无古人的独创。年轻时代我第一次读到《二
十四诗品》时，曾经为之惊叹。这24段谈诗论
诗的文字中，交织着关于艺术、自然、山水、
历史和哲学的奇思妙想。飘逸灵动的文字，贯
通宇宙天地，融汇世态万象，也表达着丰繁幽
深的人间感情。诚如钱锺书所言：“艺术家之会
心，科学家之格言，哲学家之悟道，道学之因
虚生白，佛家之因定发慧，莫不由此。”在这个
世界上，大概只有汉字能作如此奇妙的表达。
生而为中国人，能以这样的文字谈诗论艺，沉
浸于情理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值得骄傲。

《二十四诗品》是用汉字书写创造的文学
极品，用金石篆刻展示这部经典名著，是极富
创意的艺术再创造。刻在佳石上的篆书，以丰
富多姿的形态，再现这部奇书飞扬的诗意和超
拔的想象力，这是融汇古今的创作。唐子农潜
心篆刻书画创作数十年，留给世人很多精妙的
作品。这次，他选取 28 方佳石，不同的形
状，不同的造型，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字体，
把《二十四诗品》的文采和气韵，表达得淋漓
尽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片奇花竞艳的
妙境。在子农的篆刻生涯中，这是一次给人面
目一新的成功创作。这些用刀镂刻出的古雅苍

劲的文字，是一个现代篆刻家对一部中国古典
诗论经典发自内心的致敬。

司空图是晚唐诗人，他学识渊博，性情超
脱，晚年隐逸山林，“将取一壶闲日月，长歌
深入武陵溪”。而他最为醉心且自信的，是对
诗的研读欣赏和评判，如他在诗中所言：“侬
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二十四诗
品》，是他一生“赏诗”的收获，也是他的才
华和智慧的结晶。司空图也许不会想到，
1000多年之后，会有一位上海的篆刻家，在国
际大都市一隅，避开了喧嚣的市声，面对着莲
池荷叶，聆听着竹风秋雨，沉浸在他的诗论
中，潜心十年，反复研读，摘选其中部分段
落，挥刀镂石，完成了这部篆刻集。子农呈现
给读者的这28方篆章，值得玩味，其中有：积
健为雄、壮士拂剑、如写阳春、惟性所宅、吞
吐大荒、大河前横、如逢花开、饮之太和、人
如淡秋、行神如空、行气如虹……《二十四诗
品》共288句，1152字，从中摘选什么，如何
构思金石，篆刻成章，这样的过程，恰似司空
图的诗论：“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如矿出
金，如铅出银”，“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篆章无语，诗魂犹在。远去千年的司空
图，和一位现代篆刻家相会在神奇的金石韵律
中，是一段奇缘。读者能在这些古雅精美的文
字中，窥见不同时代的艺术家之间会心的交流
和微笑。

（作者系第七、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
协委员，著名作家）

金石诗品，古今会心
赵丽宏

《麝香沾野草 虎迹滑春泥》 188×145cm 董希源 作


